
作为文在寅总统《柏林宣言》的落实措施，韩国国防部和大韩红十字会分别向
朝鲜提议举行南北军事当局会谈和南北红十字会会谈。大韩红十字会提议在8月1日
举行南北红十字会会谈，以商讨文在寅总统在柏林提出的10月初离散家属团聚和家
属扫墓的相关问题。考虑到离散家属的日益高龄化，举行红十字会会谈来解决离散
家属问题可谓迫在眉睫。而考虑到朝鲜半岛军事对峙的紧张局面，南北军事当局之
间的会谈同样需要尽早举行。但到目前为止朝鲜官方仍未作出任何正式的反应，而
仅通过《劳动新闻》的社论和专栏等迂回地表达了拒绝之意。

作为南北军事当局会谈的一项议题，政府提出了“停止一切激化南北军事分界
线附近军事对峙和紧张局面的敌对行为”。对于这里的“敌对行为”具体是指什么
的问题，虽然政府表示“并没有特定的具体内容，要视朝鲜的反应而定”，由此留
下了回旋空间，但在很大程度上首先可以理解为停止目前南北双方针对对方进行的
心理战广播和传单发放行为。过去朝鲜一直要求停止在军事分界线附近进行的相互
诽谤和中伤，就此而言，朝鲜没有理由拒绝南北军事当局会谈。 但作为南北军事
当局会谈的议题，如果从一个更宏观的视角出发提出像“采取必要措施来缓解朝鲜
半岛的军事对峙状况并维持半岛和平与稳定”等这样更为根本性的问题的话，效果
又会如何？韩国新政府履职以后，朝鲜一直强调要优先解决政治和军事问题。典型
地反映出朝鲜这种认知的事例就是曾在6月份访问韩国的朝鲜籍国际奥委会（IOC）
委员张雄的言论。当时对于通过体育交流来打开改善南北关系之渠道的构想，张雄
委员评论说“往好了说是天真烂漫，往坏了说则是让人感到绝望”，他同时不忘强
调优先解决政治和军事问题的必要性。代表朝鲜立场的《朝鲜新报》表示，对于文
在寅政府改善南北关系的诚意，朝鲜不是要“听其言”，而是要“观其行”来进行
判断；同时还间接施压示意中止定于8月末举行的韩美“乙支自由卫士”联合军事
演习。诸如此般，金正恩集团强调的所谓“根本问题”，不仅是指停止互相诽谤和
中伤，还包括像停止韩美联合军演这样的、当事国之间的利益关系复杂对立的问
题。

金正恩政府一再强调优先解决南北关系中的政治军事问题，这恐怕与金正恩时
代朝鲜的对南政策重新回归高度保守立场的现象不无关系。在2016年5月举行的朝
鲜劳动党第七届党代表会议上，金正恩政府在南北统一和对南关系问题上提出的方
案与1980-1990年代并无不同，在该方案里很难找到新世纪第一个十年里实现的南
北关系新发展的遗产和痕迹。与此同时，朝鲜提出“经济建设与核武建设并进路
线”作为新时代的国家战略，且正采取各种措施来实践这个路线。在达成核武建设
目标方面，朝鲜集中精力持续研发核导技术；在经济建设方面，朝鲜则试图通过扩
大市场交易范围等与改善人民经济生活水平相关的措施来收拾民心。

对于朝鲜而言，核导技术的持续发展是关系到政权生死、体制兴衰和国家存亡
的、必须不遗余力来促进的至高无上的任务。一直受到国际社会制裁的朝鲜，不太
可能因为外部制裁和施压而轻易放弃核导研发计划。来自外部的制裁和施压反而被
强调“自力更生第一”的朝鲜政权利用，成了金正恩政权进一步巩固政治体制的有



效手段。也就是说，过去实施的对朝强硬政策反倒有可能进一步强化了朝鲜政权的
可持续生存能力。

从这个角度来看，南北关系正常化对于金正恩政权而言也许并不是一个紧急问
题。根据韩国银行7月21日公布的数据，即使在南北关系断绝、国际社会不断强化
制裁和施压水平的情况下，朝鲜在2016年仍然实现了17年来的最高经济增长率——
3.9%。这应该是最近几年朝鲜国内内需活跃所促成的经济状况好转的产物。金正恩
政权实际上是把确保事实上的拥核国地位视为压倒一切的当务之急，为此朝鲜（可
以）承受相当大的损失和困难，并把一切赌注都押在了上面。为了启动南北关系正
常化的进程，朝鲜的回应是必不可缺的；但看起来只有朝鲜在核导研发水平达到自
身理想时，似乎才会真正开始南北对话和美朝对话。

就像G20首脑会议之后文在寅总统所表明的那样，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方面，我
们的力量是大为不足的。事实虽然如此，我们却也没必要感到悲观或焦虑。这是因
为，文在寅总统在《柏林宣言》中所强调的朝鲜半岛和平，既是要“维持”的，同
时也是要“创造”的；结果如何，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行动。就像每次
我们进行政权交替时朝鲜都会观望一番那样，对于文在寅政府的对朝政策，金正恩
政权恐怕同样抱有很多疑虑，需要对其进行检验，同时进行形势研判。曾促成了历
史性的首次南北首脑会谈、由此转变了南北关系发展方向的金大中政府，朝鲜也在
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对其对朝政策进行了批判和检验。

我们需要在朝鲜核导技术不断提高的威胁性状况下来探索如何解决南北关系问
题，需要在宏观视角下制定相关战略和具体的实施路线图。与此同时，我们不仅要
与朝鲜，还要与美国、中国等周边国家紧密协商、合作，由此来创造半岛和平。朝
鲜自认为已不同于以往，而且对于大部分人道主义援助提议都未加回应，对于这样
的朝鲜，如果我们依然故我地执着于过去的问题解决方式，那么成功可能性并不
大。仅关注 仅关注“一个一个的问题”会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而应关注“根
本问题”才能打开南北关系恢复和正常化的油门。这也是为什么迫切需要严密细致
地建立南北关系新范式的原因所在。

南北关系新范式最优先的立足点应是文在寅总统在《柏林宣言》里强调的“朝
鲜半岛和平”。我们需要促成这样一个结构，在这个结构里，我们与朝鲜以及周边
国家紧密合作，一方面促进南北关系正常化，另一方面和平解决朝核问题，再一方
面共同构建朝鲜半岛和平机制，使这几个方面能够彼此促进形成良性循环。尤其
是，我们要积极参与解决在南北关系中迄今为止一直未能认真关注的政治和军事问
题，由此打破不断重复的恶性循环，发挥主导作用为朝鲜半岛秩序带来根本性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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